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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的身份构建过程并非个体孤立的,而是女性在与生存困境的冲突、协调与抗争

的过程中呈现。作为个体的女性与生存困境的矛盾关系是贯穿《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的主要内容,

也是作者苏珊娜·穆迪对女性身份构建的大胆尝试。《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穆迪夫人的自我意

识觉醒是在与生存困境斗争中实现的,这种困境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等种种冲突,

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进而推动了她在劳动实践过程中重新找回女性的自身价值,最终实现了自我

身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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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thefemale’sidentityisnotanisolatedprocess;it’s
achievedinthefemale’sconflictandcoordinationwithsurvivaldilemmas.The
conflictbetweenthefemaleandthesurvivaldilemmaisthe maincontentof
RoughingItintheBush,whichisalsoSusannaMoodie’scourageousattemptin
constructingthefemale’sidentity.InRoughingItintheBush,Mrs.Moodie’sself-
awarenesswokeupintheconflictwiththesurvivaldilemma,includingtheconflicts
betweenhumanandnature,betweentheindividualandothers,andbetweenthe
individualandherself.What’smore,Mrs.Moodie’sself-awarenesspromotedher
tofindoutherownvalue,whichfinallyledtotheconstructionofher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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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出生于英格

兰沙福克郡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于1832年与

丈夫移民加拿大,在彼得伯勒的丛林中拓荒长达

八年之久。她的这段经历生动地展现在《丛林中

的艰苦岁月》之中。该书以尚未开发的加拿大作

为背景,通过展现主人公穆迪夫人在严苛的困境

中生存,最终实现自身价值、实现自我回归的过

程,进而探索女性身份构建的途径。《丛林中的艰



苦岁月》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特征,是女性自发探

索身份构建的勇敢尝试。

一、《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
女性的生存困境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揭示了“尚无语言能力,
无力 控 制 自 身 行 为 被 无 秩 序 状 态 支 配 的 婴

儿”[1]42通过自己在镜子中的镜像发现“自我”的
过程。这一过程说明个体身份的构建来源于个体

对“自我”的意识,即个体同自身建立起了联系。
同时,婴儿需要借助外在于自身的“镜子”实现对

“自我”的意识,也就是说婴儿在认识“自我”之前,
要首先有“他人”的意识,只有先明确了外部世界,
然后婴儿才能通过外部世界向自身不断进行约

束,从而逐渐将镜像内化于自身,最终构成了“自
我”,实现了身份的构建[1]86。这也验证了人同自

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与外部世界(包括人、社会、
自然)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关系,因为人

作为主体是存在于社会群体中的,并以“群”的方

式存活,从出生到长大都离不开与社会和自然的

交流冲突,所以人的身份构建不可能抛开主体与

外部环境的互动,外部环境是身份构建必不可少

的条件。在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
之中,习惯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舒适生

活的穆迪夫人就如同懵懂的婴儿,将现实生活当

做休闲小说中的浪漫情怀,始终以上等人的姿态

看待一切,对美国移民和劳动都抱着轻蔑的态度;
而尚处于蛮荒的加拿大及那充满未知的丛林就成

为了穆迪夫人发现自我的镜子,在这严苛的生存

环境之中,穆迪夫人逐渐抛开了幼稚与无知,发现

了自我的意义和价值。
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女性个体所处的

生存困境是由多种冲突交织构成的,人与自然的

冲突、人与他人的冲突及人与自身的冲突共同构

成穆迪夫人认识自我所必须的“镜子”,并不断向

穆迪夫人释放出约束条件,使她得以利用这些约

束条件形成自身的“镜像”,为镜像内化于自身、构
建自我的身份创造条件。

1.人与自然的冲突

作者通过反复将穆迪夫人来到加拿大之前对

加拿大自然环境的遐想与加拿大真实、严酷的自

然环境进行对比,深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来自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的穆迪夫人在来到加

拿大之前,将加拿大的自然环境等同于闲暇时间

阅读的小说中的风情万种的异域风光,尚未走下

载着她一家人到加拿大的客船,便想看看“远远望

去很像一个完美天堂”的自然风光,但是船长却直

白地提醒她“别太乐观,穆迪太太;许多东西远远

看着挺好,近前看时糟透了”。很快穆迪夫人就亲

眼目睹了加拿大严酷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灾难:“霍
乱病在魁北克城墙内肆虐流行,同时几乎没有停

息的丧钟讲述着痛苦和死亡的故事,这毋庸置疑

的悲惨现实大大扫了我们第一眼望见魁北克时的

喜悦兴致。来船上参观的人几乎都身着黑衣或言

谈中略带哭腔。他们告诫我们珍重生命,不要上

岸,因为异乡人最容易染上这种致命的瘟疫。为

此我十分失望。”[2]18同时加拿大的气候也考验着

这位来自“文明社会”的女士,“天上一颗星也没

有,黑夜沉沉,伴着凄风冷雨,我们仿佛一下子从

热带跳到了寒带。两个小时之前,我穿着薄薄的

夏衣还热得难以忍受,现在,又厚又重的方格呢披

衣穿在身上却觉得薄如蝉翼,难以御 寒”[2]19。
“天亮的时候,整个森林覆盖在一层耀眼的白雪下

熠熠闪光,太阳光芒四射,天空一片湛蓝。酷寒冻

伤了全部食物,将它们一一解冻才能供应早餐。
我们昨夜盖的毯子也因呼出的寒气冻住而僵硬无

比。”[2]161面对着加拿大广袤的荒原、人迹罕至的

森林和冰封不化的高山,美好愿景的挫败使穆迪

夫人对生活产生了绝望感,“对加拿大的爱是一种

近乎死囚对监牢的感情。死囚想逃出牢房,唯一

的希望只能是通过坟墓的门”。
人与自然的冲突始终贯穿在人类的发展历史

之中,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与自然斗争和融合

的历史。但是在男权社会主导的话语中,男性成

为了唯一面对来自于自然的生存困境的主体,这
也造成了“传统的历史有怪异、失真或偏袒一方”,
因此女性应该“为历史增补一章”[3],将女性面对

自然的历史真实、完整地展现出来。在《丛林中的

艰苦岁月》中,作者将女性设置为面对生存困境的

主体,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严酷的生存困境。作者

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冲突的描写,将自然对女性

的约束展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约束并不

是对女性身份构建的限制,而是帮助女性摆脱旧

有束缚的条件,是女性实现身份的构建的前提。
因为在面对恶劣的环境所产生的物质条件的冲突

和陌生、文明缺失的环境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冲突

的共同作用下,个体也不得不实现文化空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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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这种变迁就是约束作用的体现,勾勒出完整的

“镜像”,从而实现女性自我的回归、身份的构建。

2.人与人的冲突

来自于自然环境的生存困境只是命运给出的

一道试题,而人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必然要面对来

自他人的冲突。《丛林中的艰苦岁月》着重描写了

穆迪夫人与其他人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自于

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差异,来自于观念的差异。
“所谓的贵族礼仪和传统使女性在地位、财产和贤

淑的虚伪观念支配下,浪费精力和消耗才华,这种

形式将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大一部分妇女,阻挡在

工作及充分运用能力的范围之外。”[4]初到加拿大

的穆迪夫人仍然秉持着英国中产阶级对女性的评

价标准,认为“淑女”要时刻注意保持高雅的仪态

与话语。这一充满男权社会特征的观念使她自然

而然与那些为了生存与财富而拼命劳动,几乎完

全忽略了“高雅”的美国移民们产生了距离。这种

冲突首先体现在穆迪夫人与她的美国邻居艾米丽

第一次见面之时:“真难以想象,一个姑娘,十七八

岁,长相凶狠而老练,仪表冒失莽撞,说起话来唐

突蛮横。她站在一个箱子上,审视着我们所有的

举动,样子很是无礼。这女人衣衫褴褛,紫色的外

袍肮脏不堪,上衣开胸很低,头上包着块破旧的棉

布手帕。头发未经梳理沾连在一起搭拉到她那神

色好奇的瘦脸上,摆着一副自命不凡的架势。她

光着腿脚,又粗糙、又脏又红的手中抓着个空玻璃

饮料瓶,挥来挥去。”[2]45

从穆迪夫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以

一种“上等人”的优越感来审视这名美国姑娘的,
而这种“优越感”来自于艾米丽的行为举止丝毫不

符合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这种“优越感”
很快就引发了艾米丽的激烈回应:“不,别再叫我

‘姑娘’。别再用你们英国人那套态度来对待我

们。我们可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咱认为不比你

们差,还比你们强许多。我是位年轻女士。”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不能满足男性社会的“淑女”标准,
但是这名美国女孩没有丝毫的自卑,相反她对自

己充满了自我认同感,这与穆迪夫人的抱怨和逃

避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种自我认同感

来源于哪里呢?
自我认同在镜像阶段能够实现的关键就在于

主体能够在生存环境与主体本身交流冲突的过程

之中主动区分自我与外部环境的不同,进而实现

对自我独立性的认识和身份构建。女性的身份构

建来源于女性独立性的构建,而独立性的构建要

求女性必须学会将自己与男权社会中针对女性的

话语进行区分和切割。艾米丽能够摆脱传统男权

社会对女性的规约,从而产生了对自己的认同感,
但是穆迪夫人崇尚男权社会的准则,并以之作为

评价女性的标准,却忽略了男权社会价值观的矛

盾特殊性,在全新的生存环境中仍然固守着不合

时宜的标准,不仅使她无法融入新的环境,无法协

调自身与环境、与他人的关系,也使她无法找到

“自我”在新的环境中的位置。

3.人与自身的冲突

除了描写穆迪夫人与自然和他人的冲突之

外,小说还通过心理和语言描写细致地刻画了穆

迪夫人的自我冲突的过程。“书中最复杂、最暧昧

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5]“复杂”指的是穆迪夫

人找到“自我”过程的艰辛,“暧昧”指的是穆迪夫

人在过去旧有的身份与构建新的身份之间的游

移。因此,可以说“复杂”与“暧昧”就是穆迪夫人

在新的环境中对自己进行改变并实现身份构建的

过程。在构建身份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必须

要明确的,那就是“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

的。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经历了不断

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

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变化。”[6]身份的构建不是构

建一个一成不变的身份或是永远固守一个身份,
而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富于维多利亚时代

特征的身份意识在穆迪夫人初到加拿大后便显现

出来,顽固固守的尊卑意识、好逸恶劳的生活作

风等使穆迪夫人与周围的人产生了冲突,变得

孤立。
然而穆迪夫人最终在生存困境中成功实现了

自我认同,这是她勇于割舍旧身份的结果,在处理

与他者的复杂的关系中,穆迪夫人难免会在面对

消解旧身份时表现出无所适从,但是“自我”的找

寻及新的身份的构建很快就消除了来自于身份消

解所带来的困惑。当穆迪夫人放下“上等人”的身

份,抛开旧的、不合理的观念时,这种曾阻碍她走

近他人的不合理的观念已经消解了,当她在劳动

中与自己的仆人约翰成为朋友时,她发现了新的

生活的意义,“约翰了解并亲自经历过所有我们遭

受的磨难,愿意与我们同甘共苦。他热心、诚实、
体贴周到 在言语、思想和行为上都是一个绅

士 我们发现,有他同住并给予我们诚实的帮

助,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我们古怪的饭食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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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乐的话题。当有一个人同情我们所受的磨难,
分担我们所有的辛劳时,薄荷和鼠尾草茶也好喝

多了”[2]140。
这种思想上的升华以真挚的友谊的形式反映

在穆迪夫人的“镜像”上,使她找到了身份构建的

途径。在女性构建身份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前

提就是要解构原有的束缚自身发展和自我认同的

旧身份特征。这一过程中会产生的问题就是女性

在解构原有的身份的同时却没有找到构建新的身

份的途径。旧的“镜像”被一片虚无所代替,这种

新旧身份之间的“真空”不可避免地使女性陷入虚

无主义之中。那么如何避免身份构建中产生的虚

无主义可能呢? 穆迪夫人在生存困境倒逼之下舍

弃旧的观念的同时就已经处于找寻自我、构建身

份的过程之中。当生存困境强行将附加于主体之

上的旧有的身份特征剥夺之后,主体就会主动寻

找属于自己的身份以弥补旧有的身份特征丧失之

后的身份真空,而这种找寻过程是不依附于旧有

的社会规则、完全建立在主体与生存困境的矛盾

关系之上的。在这一过程中构建的自我身份是没

有受到任何男权社会的歧视性规则影响的身份,
是本真“自我”的自然显现;而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就是真正认识并理解生存困境,并通过劳动实践

及与他人的平等合作实现自身的价值。在面对生

存困境的考验时,单纯的反感和逃避是无法解决

任何问题的,只有勇于面对来自生存困境的考验,
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

二、生存困境中女性的身份构建

根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身份构建的过程

起始于主体通过外部环境或他者的冲突逐渐将

“镜子”中的“他者”(镜像)内化的过程。当主体意

识到自身与镜像之间存在的一致性之后,主体开

始产生了“我”的概念。这种一致性来源于外部环

境对主体的约束,主体根据外界的约束对自身进

行调整,当主体与外部环境达成一致后,主体通过

外部环境的映照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从而开

始女性主体身份的构建。
在《丛林中的艰苦岁月》中,穆迪夫人在面对

生存环境中所产生的约束时,将自身与生存困境

的冲突作为认识自我和塑造自我的契机,在冲突

中改造自我,而这个改造过程就是穆迪夫人在生

存困境约束下使自身与外部环境逐渐达到一致的

过程,也是穆迪夫人通过实践改造自身生存环境

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穆迪夫人摆脱了原有的

依赖他人和贪图安逸的性格,摒弃了不合时宜的

观念,“我丈夫和我在地里卖命干活。这是我第一

次尝试田间劳作,因为积蓄已经花得干干净净,而
汽船股票没让我们收回一个子儿。我们雇不起工

人,也无工可雇。我与自己的自尊狠狠斗争一场,
才勉强答应到地里干点小活儿。但是经过一番思

索之后,我承认自己错了。上帝把我放到了一个

需要我劳动的环境里 我的职责不仅是服从这

种需要,也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我的丈夫,
共同维持我们的家”[2]117。

在与外部环境达成一致的过程中,穆迪夫人

对自己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对其他人和外部环境

有了更清晰地认识,她理解了平等合作的价值观,
懂得了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外部环境的重要

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她有了自我身份构建的目

标,或者说对理想化的自我有了清晰的认识,通过

对理想化的“我”的认识,穆迪夫人拥有了扬弃“镜
像”的依据。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使穆迪夫人

认为那个享受着“上等生活”和“高雅品位”,事事

依赖他人的贵族小姐才是真正的“我”;但是当穆

迪夫人走出“温室”来到加拿大荒原之后,严苛的

生存环境使她认识到理想的自我就是能够实现精

神独立,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的自我。“精神上的

独立自主能使人敢于蔑视世俗中自私愚蠢的行为

准则。对精神独立的人们来说,他们会不遗余力

地施展头脑和身体里的每一分能量,免得败下阵

来成为别人的负担。”[2]117

从放弃自我努力,放弃独立性和主体性的“高
雅女士”转换成努力构建自身身份以突破生存困

境、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女性,穆迪夫人构建身份

的过程是对当代面临身份缺失问题的女性群体的

可贵启示。女性身份的丧失,一方面来自男权社

会对个性的压制,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另一方面

来自于女性被社会中存在的好逸恶劳、急功近利

等充满功利主义色彩的思想的侵蚀。也就是说当

女性始终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在自然与社会之中

时,当女性无法面对生存困境时,被挤压、被剥夺

的命运就不会改变。穆迪夫人的身份构建过程揭

示出生存困境是女性身份构建的挑战,也是身份

构建的基本前提。女性只有在与生存困境的冲突

中才能找到、体现自身的价值,才能证明自己是独

立的、不依赖于某个主体的存在。这时女性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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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自身主动构建的,而不是其他主体所赋予的。
这一点与拉康的镜像理论是一致的。拉康的镜像

阶段理论揭示了一个现象,即身份构建这一过程

的实施是由婴儿时期起始的,也就是说,在实现身

份构建之前的人,只能是无助的婴儿。可以说当

女性无法认知自己,没有实现自我认同时,她们在

生存困境面前只是婴儿,孱弱而且无助,她们的生

存环境必然是严苛的,她们在社会中也必然是受

压迫的。因此,女性必须首先实现自身价值才有

可能构建自身的身份,而身份的构建又是以拥有

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为前提的。因此女性首先要

像穆迪夫人一样摆脱依赖和附庸的意识,摆脱社

会中存在的定式化思维对身份构建的束缚,树立

以自己为实践和价值追寻主体的意识,拿起构建

身份、实现价值的“工具”。
其次,主动参与到自身与外部环境和他人的

冲突中。因为此时的自我“是以一系列的异化认

同为基本框架的伪自我”[7],所以需要通过冲突的

过程实现主体本身对“镜像”的选择性结合,也就

是对自身“镜像”的扬弃和改造的过程,既是树立

价值观,也是树立理想化“镜像”的过程。穆迪夫

人最终在生存困境的洗礼中,“弃”掉了维多利亚

时期英国社会加诸于女性的柔弱和自负,“扬”起
平等与拼搏的意识,最终找寻到了自我,认清了自

我。“痛定思痛,我们下定决心要忍受最坏的后

果,平静而坚定地迎接困难,任何苦难也压不倒我

们的精神。我们将以勤劳和才智最终弥补失去的

一切。一旦下定了这个决心,我们就高高兴兴地

双双下地干活了。夫妻同心同德,在与暂时的物

质需求发生冲突时,就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想,也敢

于相信我们人生不朽,自有好命。”[2]118

三、结  语

依据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女性的身份构建

是在同生存环境与他人的冲突中,通过与外部环

境保持一致,从而使自我意识逐渐获得觉醒。在

此前提之下,通过对生存环境和与他者关系的改

造和实践,将主体意识与价值实现联系起来,进而

实现女性的身份构建。苏珊娜·穆迪将女性置于

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通过描写穆迪夫人由不事

生产到亲自参与劳动的转变,向读者展示了女性

群体在生存困境之下如婴儿般无助和懵懂的状

态;揭示了女性通过对传统男权社会价值观束缚

的摆脱而获得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展现了女性

通过其主体性的发挥,努力改变自身的生存困境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加拿大严峻的自

然环境还是与周围人的冲突,都参与到对主人公

穆迪夫人的“自我”的塑造中。一系列的约束使穆

迪夫人不断主动改造和构建理想化的“镜像”,也
为自身的身份构建树立目标,并通过自身与“镜
像”的结合完成身份的构建。值得注意的是,“镜
子”所反映的影像不仅是外界通过刺激赋予主体

的一种杂糅着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镜像”,还是

主体得以宣示自身身份的媒介。“镜像”的产生不

仅是外界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主体是以什么方式

呈现在“镜子”之中,当主体具有主体意识和独立

性并构建身份之后,她就不再需要外界来帮助她

塑造“镜像”,而是自觉主动地建立、改造、发展自

身在镜子中的形象,从而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向

外界宣示自身的价值。因此女性的身份构建必然

要经历:与生存环境和他者的冲突,并在这种冲突

中意识到“我”的存在,通过自身的主体性和主观

能动性构建身份,以及以成熟的自我反向影响和

改造生存环境并不断实现自身价值。

参考文献:

[1] 福源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石家

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 苏珊娜·穆迪.丛林中的艰苦岁月[M].冯建文,译.兰

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3] 朱海峰.论伦敦国王学院与伍尔夫女性主义创作思想[J].

复旦外国语文学论丛,2017(1):3.
[4] 斯图尔特·A.奎因,罗伯特·W.哈本斯坦.世界婚姻家庭

史话[M].卢丹怀,译.北京:宝文堂书店,1991:326.
[5] 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M]∥罗钢.文化

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11.
[6] 马元龙.雅克·拉康 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

京:东方出版社,2006:53.
[7] ReynoldsKD.AristocraticWomenandPoliticalSocietyin

VictorianBritain[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8:28.

(责任编辑:李新根)

022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0卷


